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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收藏、保存、研究、展示、传播、教育……博物馆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功能或职能，但

是毋庸讳言，当今世界博物馆的传播和教育功能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重要。本文初步梳理了有关现

象，分析其背后原因，揭示内在的规律，并试图在博物馆学与信息传播学体系中分析探讨相应的博物

馆实践中应予注意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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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ctivization, preservation, research, exhibition, dissemination, education and so on, museums 

is achieving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functions! Speaking truthfully, the influence and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a museum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modern world. The intension of this essay is to preliminarily 

present the related phenomenon, to analyze the reasoning behind the topic, to uncover the pattern within it, 

and to try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awareness that should be raised in museology and media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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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物馆：越来越强的媒体特性

近年来，博物馆以展示宣传为导向的媒介化趋势

越来越明显[1]。

博物馆建筑往往被视为所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所谓标志性建筑，是指具有地标性意义——一是位居

城市中心或者重要位置，二是体量、形象具有特别的

意义和视觉效果，要传达丰富的信息与意涵——即经

过人为设计，达到宣示博物馆定位、所在地方历史文

化积淀与未来方向的传播意义。

博物馆展览已经成为一种高度综合性的媒介，

除了传统的展品、说明牌、展柜、展板之外，几乎

所有现代媒介形式都被引入其中，展览被整合成一

个具有高度综合性和统一性的面向受众的叙事文本

或者互动现场。围绕展览的相关活动——图书出

版、广告册子以及其他传播教育活动也呈现出高度

的媒介化特征。

与此同时，博物馆也更加注重其明星展品、品

＊  此篇论文遴选自“当代博物馆建设及展览诠释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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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展览以及相关活动的传播效应，竭力将其打造成

为博物馆自身形象的代表并融入博物馆工作各个环

节。当然，馆长网红化——一个博物馆的馆长或者

明星馆员、讲解员，会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博物馆的

代言人。

实际上，在一些管理者心目中也已经将博物馆

定位为宣传机构，重要博物馆、具有高度品牌效应

的博物馆和博物馆活动直接被划归政府宣传部们管

理以示重视。

总之，博物馆的功能定位与机构使命正在发生

显著的变化。相对而言，保藏与科研等传统职能的

比重在降低，展示传播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在提升。

二、博物馆化：物·信息·符号

博物馆发展重心的这种转移，与社会、文化背

景密切相关。

博物馆缘起于收藏，最初的博物馆被视为是藏

品萃集之地。早期收藏无论公私，均缘起于兴趣，

因此，早期博物馆也是通过藏品进行科学研究的中

心，揭示历史、科学等大千世界的秘密。藏品研究

促进科学的进步，而科学研究、探索、探险又反过

来补充丰富了博物馆的馆藏，并促使博物馆更加重

视藏品的收集、保护、保管。博物馆聚集了大批文

物与自然标本发掘、研究和保护的专家，直到大

学、专业的科研机构逐步取代博物馆这种核心性科

研职能，博物馆科研才从探索发现逐步转向典藏、

诠释、展示和宣教性科研，并引发博物馆学作为独

立学科的真正成熟。

人类社会进步，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信息处理能

力的进步，这使得个体与群体间的交流与协作能力

不断提升。物对于人除了实用性功能，亦有象征性

信息意义。语言的产生是信息处理进程中一次巨大

的飞跃，专门用以荷载信息的视觉符号包括文字的

产生和运用又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是人类进化史上

的大事，促成了人类智力、知识和社会协作能力的

巨大进步。因此，当下正在逐步深化的信息化时代

具有深刻的文化与社会意义。概而言之，迄今为止

人类的信息化已经经历了语言发明、文字产生、印

刷术、电报电话、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

等多次重大飞跃，而且领域越来越泛化，进步的速

度越来越快。其实，随着信息化、交流、协作的逐

步扩展和深入，所有的物，尤其是人工物品，除了

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实用功能之外，其文化和符号意

义也愈益重要。而进入博物馆的物，则主要就是起

信息与符号的作用，并由此而延伸出其他价值。

因此，博物馆的媒介化趋势和人类进化、时代

发展是高度契合的，博物馆天然的意识形态属性、

遗产的公共性等也使博物馆非常容易进入大众传媒

的视线。但是，对于上述博物馆媒介化诸现象则需

要放在社会、文化以及博物馆自身的发展历程以及

信息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中进行深入系统

的研究，以认清这种媒介化的实质，并准确把握未

来博物馆的发展方向。

博物馆作为媒介，应充分分析自身特点及其

优势、劣势。博物馆既不同于新型的互联网，也不

同于传统的电视、广播、报刊、图书等媒体形式。

博物馆媒介的核心是藏品，是实物——人类过往的

生存及其环境物证。物就是博物馆最基本的信息载

体。物经过人类活动从最初的纯自然状态进化为实

用品或者装饰品、墓葬中的随葬品、向神灵献祭的

供品、礼仪用品等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物品，原有

的信息没有丢失，新的信息又不断叠加，因此其信

息与符号功能越来越丰富。而成为藏品、展品，则

是博物馆这一机构赋予物的新的功能与价值，以及

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2]。

物进入博物馆，要经过博物馆化过程的处理，

博物馆学将其概括为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物要全

部或者部分地退出原来的场景、功能，但同时要进入

另一个价值体系和意义建构过程。博物馆的物，实际

上就是不同人、文化和时代之间的一种信息搬运和赋

能的介质，通过博物馆机构、博物馆化过程，它从过

去时态、从原生背景中，进入到当下或者未来时代观

众、公众的信息、知识和价值系统中去。

因此，无论博物馆如何发展，都不能背离物的

收藏和以收藏为核心的业务架构[3]。以物作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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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媒介的信息载体和表达传播的最基础的语素，

将贯穿在藏品、展品和集成它们的展览展示等博物

馆业务活动中。因此，博物馆的藏品、展品作为一

个特别的信息载体，在博物馆化的过程中，以及在

和其他的展品组合起来向观众传达信息的展览中，

如何保持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代

表性、系统性等，同时又能够很好地将物自身所拥

有，以及博物馆人所期望的信息传播出去，传承下

去，加入时代进步，是当代博物馆学与博物馆实践

的重要命题。

三、博物馆传播：物·人·媒介

博物馆有自己的基本遵循，传媒有自己的基本

原则。博物馆顺应时代潮流加强自身的媒介性，不能

以牺牲博物馆的核心价值[4]为条件。两者必须找到相

得益彰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为此，笔者曾经对

藏品、展览、博物馆自身的媒介特性进行过初步分

析，并提出了一个相对于新博物馆学对人的关切的

博物馆作为一种媒介的后新博物馆学的初步架构[5]， 

这里再就博物馆媒介性的有关实践问题再予申述，

并期引发同行思考和探讨。

首先，作为媒介的博物馆必须加强博物馆定位

研究。博物馆是一种内嵌于社会的公共机构，在日

益复杂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它有自身特定的使命定

位。尽管博物馆有整体性的媒介化趋向，但具体博

物馆传播的内容和受众又不完全一样。理论上博物

馆藏品可以无所不包，但落实到一个一个具体的博

物馆，则应该根据自身条件与所在社区经济社会和

文化背景等明确自身的战略定位，为自己确立明确

的行动边界与方向，有所为有所不为。尤其是每一

个博物馆都应面向稀缺却不断拓展、变化的相关人

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制定科学合理的与自身定位

相匹配的藏品征集战略并长期坚守。这些藏品不仅

应能体现博物馆定位领域中相关信息的真实性、代

表性和系统性，同时应努力追求高品质——这是博

物馆的存身之本和信息之源。这种明确的定位，同

时也是包括博物馆建筑和整体形象设计与表现的重

要依据，本身就是博物馆传播的重要内涵。

第二，作为媒介的博物馆应该不遗余力地加强

藏品和所有业务领域的信息化工作。现在，信息化在

各行各业都已经很时髦了，这里所说的藏品信息化包

括但不完全等同于通常的不断推陈出新的藏品数字

化、多媒体，而是藏品离开其原初背景到成为展品这

整个的中间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包括通常的所谓去脉

络化、再脉络化，即登录、保存、研究、诠释、表

达等，包括一切以其原有信息的博物馆化过滤、保

存，新信息的博物馆化研究、挖掘，以及相关信息的

关联、使用和管理等工作。这个过程中，只宜于做加

法，不宜于做减法；只宜于忠实于信息的真实性、完

整性，不宜于混杂伪信息、杂信息。我们可以在信息

化思维的指导下，将藏品的博物馆化分为入藏前、展

览前与展览后三大阶段：其成为藏品之前的有关信息

是其基质性信息，比如材质、工艺、流通、使用等相

关的信息；入藏后经过博物馆研究、挖掘、关联、升

华的新的历史、科学、艺术、社会等信息与价值，是

博物馆对藏品的信息与价值增值；藏品公开与展出之

后其与观众、社会互动的信息追加，也会如同古器物

的包浆一样，赋予该藏品新的社会文化关系以及价值

和意义，当然也可逐步加入藏品的价值系统。因此，

每一件博物馆的藏品与展品，都会有一个比之一般物

品更长更复杂的信息与价值链条[6]。不断发展的数字

化技术为这样的信息化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挖掘、研究

和管理手段。

第二，作为媒介的博物馆应加强陈列展览的

策划、设计和制作，打造更具传播价值的精品展。

精品展不是特指用藏品中的精品办的精华展，而是

充分挖掘和释放藏品信息、阐释藏品内涵、用藏品

组织好主题、讲好故事的优质整体性媒介产品。作

为媒介的博物馆的主要特征就是以展品为最核心的

语素，以展览为最重要的文本，策划选题，设置主

题，提炼话题，回答问题，吸引观众参与信息的传

播和意义的接力。博物馆的物——藏品，经过去脉

络化、再脉络化，以展品形态在展览中面对观众呈

现信息时，其真正重要的价值才表现出来。如果没

有藏品，博物馆的展品与展览就和展览馆、展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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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商场等没有实质性区别。而用藏品、展品传播

信息价值和讲故事的展览，尽管也会应用文字解

说、图片影像辅助，甚至是场景复原、三维呈现和

互动等科技手段，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以藏品为

主要展品的物的主角作用。博物馆展品应该尽量坚

持真实性原则，复制品、辅助展品应该尽量减少，

不喧宾夺主，并坚持可识别原则；物的基质性信息

与特性和展览主题、展厅氛围等应该相互协调，在

科学、艺术的基础上和其他展品、辅助展示手段等

实现再脉络化的关联。无论是展览设计中的“物＋

物”还是“物＋人”的信息表达，相关的物、人、

事的真实性都是博物馆所呈现的科学性、历史性、

艺术性、社会性价值的信息本源，以及所宣导的真

善美的客观基础。

博物馆之物是因为人而生、而有价值的。博物

馆传播当然要透物见人，用物讲故事。故事为什么

在博物馆展览设计中如此重要、如此容易吸引人？

是因为故事本身就是人世间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

事件，是包含有“物＋物”、“物＋人”乃至“人

＋人”的文化模式和情景模板，通过它将相关的信

息、价值镶嵌、组合，从而使受众便于理解、接受

和传播，并进而激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因此，博物馆的展览包括展厅，作为特设的

物与人进行媒介性融通交流与互动的框架和空间，

既要基于物——藏品、展品，又不能局限于物，具

有对物在博物馆学与信息学视角下的超越性，为物

与人的对话创造条件。博物馆的信息传播和价值塑

造要透物见人：首先是见物之故人，即与物的基质

性信息相关的人，他们和物之材质的选择、物之设

计加工的工艺、物所荷载的当时的科学知识与价值

观，以及物所参与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关联直接相

关；其次是见物之观众，包括未来可能与此博物

馆、展览、展品、藏品发生观看或者其他关系的公

众，要考虑到他们与物合理的互动与理性关联的建

构性。至于将这一切组织起来的策展人等博物馆

人，大可去做那种背后的看不见的手，并尽量要做

高明的手。从这个角度来说，博物馆以物为本向以

人为本的转变，其实是个经不住推敲的命题。

当然，作为媒介的博物馆也必须更加深入地研

究观众作为媒介受众的特点与需求，也要注意对自

己的展品、展览和形象作为文化产品的营销推广。

但是，围绕展览的宣教等配套活动、相关文创等，

都应立足于藏品、展品、展览甚至是博物馆自身的

整体形象，以期获得相得益彰的传播效果。

四、结  语

总之，一件物品被大自然馈赠或古人创造，

又经过千淘万汰成为博物馆藏品，经过博物馆化，

在真善美的导航下，成为展品与观众面对时，它已

经成为一件具有历史、科学、艺术、社会价值的文

物，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信息包或者文化基因片

段。但它是否能够有效地将信息释放出来，命中今

人乃至未来人的心中灵犀，展示其应有的价值，实

现文博工作助推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初衷，则要

看博物馆和博物馆学对它的研究与处理。博物馆与

博物馆学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己的视角与

视野，完善自己理论与方法的武库。而信息时代与

信息化为博物馆和博物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

视野与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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